
党旗颂 （散文诗 ） 唐光中

在
中
国
史
和
世
界
史
上
，

你
第
一
次
把
最
贫
贱
的
—
—
镰

刀
和
铁
锤
—
—
举
起
来，

举
为

神
圣
。于

是
你
集
合
起
千
千
万
万

劳
动
者，

以
热
血
染
为
绯
红
。

每
当
我
仰
望
你
，

便
听
见

稼
禾
轻
唱
机
器
轰
鸣，

你
把
世

界
的
创
造
者
和
历
史
的
推
动

者，

写
上
蓝
天
。

你
使
镰
刀
和
铁
锤
第
一
次

且
永
远
相
握，

握
成
一
轮
金
色

的
太
阳
，

宣
告
旧
世
界
的
灭
亡

新
世
界
的
诞
生
，

预
示
一
个
又

一

个
光
辉
灿
烂
的
黎
明。

你
的
光
芒
下，

最
初
的
拳

头
已
长
成
森
林，

最
初
的
誓
言

已
汇
为
涛
声。

未
来，

将
更
加

激
动
人
心
…
…

太
阳

花

　（
散
文）

阎
晓
华

今年春天 ，朋友
送给我一包太阳花种
子。

雨后 的 一 个 下
午，我 把 种 子 撒 到
一个 用 废 搪 瓷 盆 做
的花 盆 中 。一 周 后 ，
我便 外 出 学 习 两 个
月，等 我 回 家 一 看 ，

呵，太 阳 花开得 正 盛 ！红 的 、粉
的、紫 的 、黄 的……五 颜 六 色 ，
煞是好 看 。它 高 不 盈 尺 ，细 若 垂
柳，针 叶 肉 杆 ，倘 不 是 头 顶 着 那
美丽 的 花冠 ，粗 心 的 人 往 往 把它
看成无名 草 。

早晨 ，当 火 红 的 太 阳 冉 冉 升
起之时 ，正 是太 阳 花伸叶 、展枝 、
绽蕾之 际 ；当 阳 光普 照大地之时 ，
它就用 笑脸迎着 那无私的 光和热 ；
正午 ，其 它 花 卉 在 火 热 的 太 阳 光
照射 下 ，显 得没 精打 彩 ，恹恹 欲
睡，而它 却精神抖擞 ，争 奇斗妍 。
饱含 汁 液 的 叶 显 得 更 加 翠 绿 ，五
颜六 色 的 花显得更加奔放 、艳丽 。
直到太 阳 落 山 之 时 ，它 才 恋 恋 不
舍地合 上 自 己 的 花瓣 ，于 是 ，一
朵花 的 生 命就 此 结 束 ，但 却 孕 育
了无 数 的 生 命 ，孕 育 了 无 尽 的 希
望。

然而 ，太 阳 花 也 有 不 幸 的 时

刻。碰 到 阴 雨 天 ，它 是绝难露 出 笑
脸的 。即 使是含苞欲放 ，花朵也会
因见不 到 阳 光 而 不情愿 却 又 无 可奈
何地落掉 。

我终 于 明 白 了 ，它 为什 么 叫 太
阳花 。太 阳 花 肯 定 知 道 阴 雨天 自 己
最美 好 的 东 西 是 不 能得 以承认 的 ，
所以它 才 如此追 寻太 阳 、紧跟太 阳 、
热爱太 阳 ，经得起太 阳 的 考验 ，把
自己 最 美 好最 壮 丽 的 时 刻 奉献给伟
大、无私 的 太 阳 。

今天 ，我们 的 社会主 义 建 设事
业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 的 成就 ，不 正 是
党的 恩 泽 滋 润 到亿 万 人 民 心 田 的 结
果吗 ？不 正 是亿 万 个具 有太 阳花这
种品格 的 人奋斗 的 结果吗 ？

（ 作 者 系 汉 中 241信 箱 职 工 ）

出铁 夜 景 （ 散 文 ）

李忠 亮
我敢肯定的说 ，你

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壮
观的 出铁夜景 。

这是一个火热的夏
夜，酷热的老天把下了
班的人们也赶得无处安
身。当 一阵紧急地出铁
的钟声响过之后 ，打 口
工那把铁锤叮 当地飞舞
着，待那打进 出铁 口 的
钢针刚一拔出 ，一 团火
就跟着射了 出来 。不 ，
不是一 团火；是一股火 ，
是从龙嘴里 “嘘”出来

的，细长细长 。炉火历
来是铁水的 先行官 ，火
直喷 了 有 一 分 多 钟吧 ，
一股光明透亮的铁流才
奔了 出来 。我原先想 ，这
铁流肯定会象火龙似的
火辣暴燥 ，其实 ，我猜错
了。那流动 的 液体竟然
象刚 出 水 泵 的 金 水 一
样，那 么 温 柔 ，那 么 安
祥，那么的透明透亮 ，流
到哪里 ，哪里 即 刻 透亮
一片 ；而这 光 也不象 电
灯的光那么刺眼 、逼人 ，

它是那样 的 柔和 ，象新
娘洞房点起 的 花烛 ，把
人也映成金黄 色 的 了 。
不过 ，那喷发 出 的 热 浪
灼烤得人有点受不了 。

透明的液体一直延
伸着 ，一 直 爬 上 了 铸铁
机，被定成 暗 红 色 的铁
块，昂然地移向远方 。就
在这金黄或暗红 的长长
的液体流动 中 ，不时地
爆起一束一 团 的 火 花 ，
象节 日 里 的 焰 火 ，形态
各异 ，五彩缤纷 ，把工棚
装扮得既繁华又活泼 。

铁水快流完了 ，铁
水面 上 浮 起 了 一 层 铁
渣。工人们用钢锨把铁
水槽上半部掀开一个缺
口，好叫浮渣从另一个
渠道 流 到 水 渣 池 子 中
去。

这下可热闹了 ，当
火红的铁渣一头扎进水
池中 ，就象掉入 了 陷 井
的恶魔一样 ，“咝咝 ”地
怪叫 着 ，把池 水掀动得
沸腾不止 ，随后 ，就倾池
而出 的 喷起雾 团 ，翻卷
着、冲腾着 、拥挤着 ，带
着愤怒 ，带着红 光 ，直 射
天宇 ，给夜空 罩 上 了 一
片流动的红云 。

透明透亮的液体小
了，小 了 ，终 于 不 流 了 。
这时 ，出 铁 口 喷 出 的 又
是灼 眼 耀 人 的 一 团 火
了，带着狂烈的呼啸 ，扫
射似 的 喷 涌 而 去 。火 焰
头上喷射 出来的火花象
火龙 嘴 中 喷 出 来 的 火
珠，象彗星扩散的光束 ，
飞溅 出三五丈开外 。

一位 工 长 告 诉我 ，
要用那 团火把 出铁 口 残

存的 渣和铁喷净 ，下 一
次出铁才能顺利 。

正说话 间 ，只 见远
远几 个 人 影 晃 动 了 几
下，那严阵 以待 的堵 口
机就伸 着 长 长 的铁臂 ，
毫不 畏 惧 地 向 烈 火 逼
去，近 了 ，似 乎 听 到 了
“ 澎 ”地一 声 ，烈焰不喷
了，炉体灰暗了 ，铁 口 在
一瞬间堵住了 。此时 ，工
人们的汗水早已湿透了
工作衣 ，浸湿了 工作帽 。
人们只是粗略地擦去了
脸上 的 汗 水 ，就争着停
在吹风机前 ，开怀敞胸 ，
吹！任狂风兜起衣服 ，撕
乱头发 ，穿过五脏六腑 ，
反正 ，把浑 身 每 一个细
胞中 的燥热赶不尽是不
会罢休的 。

突然 ，不 知 是谁拍
了拍 他 面 前 的 一 个 工
友：“喂 ，王哥 ，我嫂子 当
初咋 看 上你这 货 ，脸熏
得象个青茄子……”

对方拧过头 ，反唇
相讥道：“难怪你找不
下对象 ，整天就拿着这
鬼模样去见姑娘们？你
做梦娶媳妇吧……”

“ 谁说的？”一个
小伙子凑了过来 ，神秘
地说，“别看咱憨哥 ，
偷偷的和化验一位女工
谈上了 ，好家伙 ，那娘
们翠得手指一弹都能弹
出水来。”

于是 ，几个年青人
顿时闹成一团 。

这时 ，有一位化验
员远远地过来了 。这一
伙连忙你堵住他的嘴 ，
他戳着你的胸 ，却又都
憋不住地笑弯了腰……

一只 游 船 盈 盈 来
张权 玮

石榴花开
荷叶 初 露
一只 南 湖上 的 游船
满载七 十个 日 月
盈盈 而 来

便有颗粒渐 熟 的 麦 穗
便有 榴花鲜鲜 的 火 红
便有镰 刀
便有 铁锤

便有 生 命 火花
闪耀 出 的 星星

款款 而 来

荷叶 日 秀
石榴 日 红

生日 临近

便有 麦 穗走上 国 徽

笑成灿灿 的 金 色

故事 与 人物
跋涉 出 执着 和 伟 大
染红 旗 帜

扛枪 的 岁 月 走过

便有 上亿 只 手
倾听鼓点

托起 一 个

生机勃勃 的 祖 国
归根　（小说 ）

武国 柱

坐在办公室快两个小
时了 ，没有人来找他 。他
翻了翻 当 天的报纸 ，心烦
地扔到了一边 。随手端起
刚沏的茶 ，呷了一 口 ，又
索然无味 。从他 当 队长 以来总是
如此闲静 。原先在下面时总嫌人
找得多 ，真 的清静下来了 ，反而
又觉得难受 。他掏烟点火 ，狠狠
地猛抽了一 口 。顿时 ，一股浓烈
的辛辣味直冲嗓门 ，呛得他连声
咳嗽起来 。

“ 队长 ，您今天……”猛烈
的咳嗽声把隔壁办公室主任老来
引了来 。

“ 没什么 ，没什么 ，你忙你
的吧！”说完 ，他又关切地问到 ，

“ 老来 ，今天有没有什
么事情！”

“ 没有 ，队长。”
老来答到 。

他失 望 地挥 了 挥
手。办公室主任很知趣
地走了 。临走时 ，随手
将队长办公室 的 门轻轻
地带上。“啪”的一声 ，
门与门框的碰撞声 ，尽
管很轻 ，但在他听来犹
如打雷 ，心中 引起阵阵

颤栗 。这有形的 门把他这位队长
“ 囚”了起来 ，把他与纷乱复杂

而又五彩绚丽 的世界隔离开来 。
“ 哗 、哗 ”一阵猛烈 的秋风

吹过 。一批落 叶齐 刷刷地飘落 。
这些 落 叶 不管 是 情 愿 的 ，还 是
不情 愿 的 ，毫 无 选择 的 余地 ，
纷纷 飞 落 到 他 的 办公 室 的 窗台
上，仿佛向他作最后的告 别 。转
眼间 ，便悄悄地消失在遍地落叶
之中 。

“ 好厉害的秋风！”他喃喃

地说到 。当 队长一年 以来 ，还
没有下野外 ，与职工的感情 自 然疏
远了 ，淡薄 了 。几天前 ，他收到一
封署 名 为 野 外地质职 工 的 群众来
信，信 中 向他索要一寸免冠照片 ，
以目 睹队长的风彩。当 时 ，他羞愧
难咽 。他只知道任何解释和借 口 都
显得苍 白 和无力 。长此以往 ，不成
为不情愿脱离枝头的树叶才怪呢？

他陷入了长长的沉思之中 。突
然又 一 片树叶从 高 高 的枝叉 上 落
下，只在他 的 窗前 晃 了 一下 ，径
直投入大地的怀抱。一阵猛烈的咳

嗽之后 ，他的脑子
里突然作出 了一个
决定 。于是 ，一扫
刚才 心 烦 意 乱 的
神态 ，又恢复了 当
队长以前的野性 。

“ 老来 ，老来
……”洪亮的嗓门
震得 楼 道 嗡 嗡 直
响。他急不可待地大声叫着 。

老来应声推门而入 。
“ 请您为我准备车 ，我要

马上下野外分队。”

沉
思
在
延
安

鹤
鸣

划
亮
火
柴

您
便
沉
浸
在
一
片
烟
雾
里

思
绪
四
处
走
散…

…

面
对
窑
洞
花
格
格
南
窗

用
心
，

去
摆
一

局
局

出
奇
制
胜
的
棋

您
时
时
缄
默
彳
亍
在

思
维
之
巷

沉
思
的
头
颅

垂
成
深
秋
熟
透
的
石
榴

智
慧
的
籽
粒

落
地
生
根

于
是，

繁
花
如
火

炽
热
祖
国
冻
凝
的
土
地

您
轻
轻
地
一
挥
手

扔
掉
黎
明
前
最
后
一
支
烟
头

成
为
一

尊
雕
像

站
在
太
阳
的
背
景
里

且
辉
煌
在
天
的
一
隅

此
时，

彩
云
正
涂
抹
着
天
幕

由
远
至
近，

直
至
走
进

人
民
万
千
的
心
灵


